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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中央组织

部会同教育部、财政部、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召开

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

工作座谈会，部署选聘高校

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计划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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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开始，用
%

年时

间选聘
&"

万名高校毕业生

到村任职。

大学生“村官”一般安

排中共正式党员担任村党

组织书记助理；安排中共预

备党员或非中共党员担任

村委会主任助理；安排共青

团员兼任村团组织书记、副

书记。经过一段时间的实际

工作，被大多数党员和群众

认可的，可通过推荐参加选

举担任村党组织书记、副书

记等职务，工作期限一般为

!

—
$

年。 （乔 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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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朝晖：选派大学生社区
工作者和大学生乡村管理者，
从主观上确有解决大学生就业
困难的考虑，但从根本上看，这
是一项具有长远意义的战略举
措。因为无论是社区管理还是
乡村管理，从观念到模式、从效
率到质量，我国目前的状况都
还相对落后，不能满足实际发
展的要求，需要大批专业人才
的进入。
先看大学生进社区。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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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改革开放，整个社会结构
包括社会人员结构都发生了深
刻的变化，传统的以管理为主
要特征的城市治理模式，要向
以服务为主要特征的治理模式
转变，并适应市民社会或者说
公民社会不断发育的要求。选
派大学生从事社区工作，一方
面为大学生拓展新的工作岗

位，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提升社
区管理水平和服务水平，促进
社会现代化。
再看大学生赴乡村。新农村

建设需要物质投入、硬件改善，
但更艰巨的任务是使农民从传
统农民向新型农民、现代农民
转变。选派大学生从事乡村管
理，不是让他们回归到农民，而
是去引领、管理服务对象向新
的层次提升，提升人的素质，为
新农村建设提供人力资源支撑
和知识观念支持。
即使很大一部分大学生不能

长久留在社区或乡村工作，但
对于没有很多社会阅历的大学
毕业生来说，从事一段时间的
乡村管理、社区服务，不失为一
个很好的职业起点，对于培养
一批真正了解中国国情的人才
也大有益处。

本报记者 杜飞进 赵婀娜

还不到
(

点，胡建党和陈墨两人就告别了
温暖的被窝，走出了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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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米的宿舍。陈
墨伸伸腰腿，深吸了一口

$

月初北京郊区清冷
的空气，对身旁的胡建党说：“咱们在这干了一
年多，得少吸多少汽车尾气啊！”两人相视一笑，
动手准备早饭。一天的忙碌就此开始。

高校 乡村

“村官”成为连接的桥梁

胡建党工作在王场村，陈墨任职在保安庄，
是两个担任书记助理的大学生“村官”。两个村
子一东一西，在庞各庄镇都算不上富裕。
“不少村民的生活不富裕，我们想带动村里

最穷的人也能致富”，两人现在每天忙活的事
情，在镇里甚至区里都引起了不小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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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月前，这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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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年轻后生从亲戚朋友那
里东拼西凑，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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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搭起大棚，干起了食
用菌培养，并开始在两个村子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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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岁的
王场村支书王俊说：“建党他们刚来的时候，我
就把他们当作孩子，可没想到，居然能闯出这么
大动静来。”

毕业于北京体育大学的胡建党所学专业是
武术，兼修了管理专业；陈墨的母校是北京农学
院，所学专业是食品工程。陈墨说：“我在农业院
校学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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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感觉在学校里接触到的一些技
术已经很先进了，但是和农村实际脱节，这中间
缺少一座桥梁。”胡建党和陈墨就把自己看作
“桥梁”，“上面能和领导接触，下面能和村民接
触，还有院校这个强大后盾，干起事情来，我们
特别有底气。”

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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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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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陈墨和胡建党利用周末的
时间坐上长途车，在河北遵化、正定、灵寿一带

的蘑菇种植基地和批发市场做调研。胡建党说：
“庞各庄西瓜远近闻名，但是一亩西瓜最好的收
成也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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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钱，还是毛利。种植食用菌，收
入能增加三四倍。”

王场村共有
%%

户人家，常住人口
&'"

人，
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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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对于村里的情况，胡建党早已烂熟
于心，上任伊始，他就走家串户，嘘寒问暖。胡建
党的踏实肯干与真诚善良让村民把他当成了一
家人，也让书记王俊看在眼里，最终拍板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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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能排能灌”的良田交给了这两个孩子。王俊
说：“他们两个为忙乎食用菌的事情，一宿一宿
不睡觉，农民都吃不了这么大苦。建党家在山
东，过年都没回家，为了村里，他们能付出这么
大辛苦，我也很感动。大年三十，我把建党拉到
家里吃了顿饺子。”

失落 迷茫

调整学习是医治的良方

如今，胡建党和陈墨这对“黄金组合”优势互
补，食用菌的培育、种植、销售、推广样样干得有模
有样，还成立了北京爱农星食用菌专业合作社。走
进田间地头后，陈墨感觉“学校所学的大部分知识
只能应用在实验室里，其他内容还需要在生产实
践中学习”。北京农学院对陈墨的创业行动非常支
持，赠送了一台杀菌设备，还准备派几名研究生协
助陈墨。现在，已经有十几家农户明确表示要加盟
种植食用菌。“我们的产品可以说是供不应求，年
底就应该能把成本收回来”，度过了创业初期的艰
难，胡建党和陈墨对前景很乐观。

两位大学生“村官”闯出了自己的一番天地，
都明确表示在三年期满后要继续扎根农村，跟此
时充满激情与干劲相比，刚做“村官”时，两人曾被

另外一种情绪占据着：迷茫与失落。“宿舍里就是两
张床，日用品不好买，甚至吃饭都成问题”，胡建党用
了两个月的时间来调整自己，“蹋下心来，和村民用
心交流，逐渐缓和了自己的情绪”。

为了减少出现这样巨大的心理落差，陈墨建
议，有志于做“村官”的大学生应该有一段实习
期，“我和建党都是经过学校推荐、考试，在大兴
区面试后上岗的，此前对‘村官’工作并没有什么
接触和了解。如果能在农村实习两三个月时间，
一方面可以让大学生对农村有一个比较充分的
理解，另一方面，也可以选拔其中优秀的人才。”
胡建党说，大学生选择在农村工作，必须先磨练
自己的意志品质，同时要多浏览学习一些关于中
国农村的文章和书籍，注重自我培养。

离开城市与校园，走进乡村与农田，胡建党
和陈墨也一刻没有忘记“充电”，两人周末参加
了一个青年创业班，由专家授课，模拟经营、财
务管理、公司运作等方面的课程，让他们受益匪
浅。胡建党说：“很多大学生‘村官’都有继续接
受培训、教育的需求，我们不能只有一腔投身农
村的热血，必须继续用知识武装头脑。”现在，大
兴区团委正在筹办青年创业夜校，为大学生“村
官”打开一个新的窗口，胡建党和陈墨还将作为
代表在开班仪式上发言。

终日辛劳，胡建党和陈墨难有闲暇的时光，
两人最大的快乐和满足，就是守望着自己辛勤
劳作的田地，憧憬未来。胡建党说：“农村的舞台
这么大，如果我们碌碌无为，那就是浪费自己的
青春。”陈墨说：“我们现在明白了，农业不能代
表落后，农业落后仅仅是一个现状，而我们要做
的就是改变这个现状。”此时，两人年轻的脸上，
显出了不常见的严肃。

本报记者 陈晨曦

当进社区、赴乡村正在成为我国大学生的重要就业渠道时，作为人才供应方———
随着大学生就业形势的日益

严峻，大学生“村官”和大学生社工

越来越成为社会关注焦点和大学

生的就业指向。从近年来的试点

看，大学生赴乡村、进社区工作，尚

存在诸多“水土不服”的现象。如何

通过教育系统的自我调整与变革，

提高大学生的社区服务、乡村管理

能力，更好地发挥大学生在新农村

乃至整个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中的应有作用？

储朝晖：首先，要转变高等教
育的观念，高等教育要为包括农
村在内的整个社会服务，不仅仅
为城市、为少数行业服务，应满足
社会多样的人才需求。

其次，完善高校专业设置和
专业教学内容。目前，全国已有
!""

多所高校开设社会工作专业，
每年培养社工人才约为

&

万人，
尽管培养规模远远不能满足社会
需求，但实际上却仅有极少部分
学生最终走向社区工作岗位。这
一方面反映出专业教育发展与社
区工作职业化的推进尚不同步，
另一方面也暴露出高校培养的社
区工作人才同我国社区工作岗位
的实际需要脱节。我认为，一方面
应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以符合实
际需求的课程建设为载体，优化
专业课程结构；另一方面应以强
化实践能力为着眼点，切实加强

社区工作和乡村管理工作实习基
地建设，提升大学毕业生对社区
和乡村实际情况的了解，提高适
应能力。

最后，也是尤为重要的，提升
大学生的服务意识。在教育培养
的过程中，不仅要注重对学生专
业知识的传授，还要注重社会责
任感、服务社会精神的养成。这
方面，我们可以借鉴欧美等国家
和地区的经验，将做义工、社区
服务等作为学生的日常活动内容
和帮助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价值
观、伦理观和道德观念的手段。
不仅在大学阶段，小学、中学阶
段也应如此。

储朝晖：满怀热情和激情
的大学生到社区和乡村以后，
很可能会感到所学非所用、人
际关系难以处理、缺乏认同
感、工作无从下手等困惑。从
教育的角度看，造成这种“水
土不服”的原因主要在于：

第一，服务技能相对不
足。尽管目前一些高校开设了
社会工作专业，但社区工作内
容繁复，涉及边缘青少年的辅
导、残疾人的康复治疗、计生、
社保等等，需要社区工作者熟
悉国家政策、了解法律制度、
掌握康复保健等医疗知识，涉
及公共关系学、社会心理学、
社会统计学等多方面专业知
识，而在高等教育阶段并未有
针对性地培养这些素质和能
力。另外，目前我国乡村人口
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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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面向乡村需求来

培养的专业大学生不到大学
生总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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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这部分学
生也远未掌握从事乡村管理
所需要的各方面知识，如系统
的农村知识、较强的心理素
质、较高的沟通技巧、组织管
理能力等。

第二，服务意识亟待加强。
从根本上说，社区工作和乡村管
理工作都是服务工作，一种融服
务于管理之中的群众自治过程，
需要乐于助人、乐于奉献的服务
意识和服务精神。相对于掌握服
务技能，培养服务意识和服务精
神虽是一个长期过程，但不可或
缺，甚至更为重要。

大学生需要明确服务社
会、改造社会的责任，而不仅仅
将从事社区工作、乡村管理工
作看做就业的选择、谋生的需
要。

大学生进社区、赴乡村，是战略举措，还是权宜之计

本报记者 周立耘

社区来了大学生

学生“村官”
“黄金组合”

王场村的守望者
链接

右图：专职社工刘丁

榕（左一）在对残疾人做互

助意识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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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在专职社工刘仙容陪伴下，
&(

岁的张明（化名）
(

年
来第一次走出家门，来到车水马龙的大街上。

张明本是一个聪明伶俐的孩子。
&"

岁时，父亲出走，母亲患上
精神病。突如其来的打击使小张明精神恍惚，从此闭门不出。张明
的遭遇引起刘仙容的关注，她决心帮助张明走出家门。半个月前，
她兴致勃勃地找到张明家。刚推门，便见一个女孩迅速躲进卧室，
“砰”地一声撞上了门。随着频繁交往和深入沟通，张明对外面的世
界产生了兴趣，但就是不肯迈出家门一步。

正当刘仙容一筹莫展的时候，事情有了转机。那是刘仙容第六
次登门，两人谈得很投机，不知不觉到了中午。事先得知张明爱吃
麻辣烫，刘仙容便提议：“我肚子好饿，你能带我一起去吃麻辣烫
吗？”张明先是一阵惊恐，随后便陷入了沉思。良久，她面带微笑地
望着刘仙容，默默地点了点头。那一刻，刘仙容想到自己所学的知
识终于派上用场，感到很欣慰。

刘仙容是湖南长沙市天心区社工服务中心聘用的专职社工。天
心区作为民政部社工人才建设全国试点城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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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初启动了为期
'

个月的“政府购买专职社工服务”项目试点。毕业于长沙民政学院
社会工作系的刘仙容等

(

名学生成为首批实践者，分别从事老年人
居家养老、残疾人康复及就业、戒毒及矫正、心理咨询与辅导等服务。

长沙民政学院社会工作系主任史铁尔说：“大学生以专职社工
的身份被聘用，这在湖南是第一次。实践证明，一些发达地区专职
社工逐步普及，既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又能解决
一些大学生就业难。”
“此前，他们只能到民间机构和组织去求职”，长沙启航培智中

心创办人孙广育说，“一面是大量社会工作无人去干，一面是大批
学有专长的社工人才纷纷转行。究其原因，主要是投入不足。”孙广
育告诉记者，过去，只有启航、爱慧、爱弥尔等少数几家民间组织聘
用专职社工。政府购买专职社工服务，在长沙尚属首次。

天心区民政局长刘建平告诉记者，与传统意义上的社区工作
人员相比，专职社工最大的不同是能够运用所学专业知识开展工
作，更好地服务特定对象，“专职社工既不是社区工作人员，也不是
义工，他们提供的是有偿服务！”

与刘仙容同时受聘的专职社工杨君就没那么顺利。杨君的服
务对象是年过古稀的常爷爷。住了一辈子棚屋的常爷爷听说市里
要改造棚户区，便到处上访，以至精神失常。每次谈心，常爷爷都要
念叨“搬迁”的事。他恳求小杨，一定要阻止政府拆除他家的棚屋。
杨君只得把话题引开。久而久之，常爷爷就不配合了。

杨君之所以没有底气，是因为她不能代表政府拍板。在杨君看
来，专职社工做的事情本身就是政府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由
政府主导。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社会认可度。否则，许多服务项目很
难顺利开展。

短短
'

个月聘期之后，这批专职社工将面临重新择业。尽管工
作中困难不少，专职社工吴新龙却没有退缩。自从到新开铺居家养
老中心上岗以来，他整天拜访老人，发放问卷，还隔三差五到年近
八旬的龙妈妈家调解婆媳矛盾。

吴新龙认为，专职社工贴近基层，能够深刻体察社会心态和各
种矛盾，并通过心理疏导、人文关怀等专业服务，把问题解决在萌
芽阶段，是党和政府解决问题、化解矛盾、增进团结、维护稳定的重
要依靠力量。这份工作眼下虽有些尴尬，但却是一份朝阳职业。
“我喜欢这份工作！”说这话时，吴新龙充满了信心。

无论从促进大学生就业角度看，还是从推进新农

村乃至整个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角度看，您认为应

当怎样评价在大学毕业生中选派社区工作者、乡村管

理者？

记
者

服务意识、服务技能缺失令一些大学生“水土不服”

大学生进社区、赴乡村，有些人做得很不错，得

到社会和群众的认可，也增长了本领，也有一些人存

在着诸多不适应的问题。您认为，主要问题在哪里？

记
者

完善专业设置、提高服务意识，为当务之急

可否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适应社会建设不断加强的需要，我国

现行的教材体系、教学方式等，都需要进行适当的调整，这不仅是

大力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要求，也是教育更好地履行服

务社会的要求。您认为，应进行哪些完善与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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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储朝晖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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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建党（左一）、陈墨（左二）在采摘白

平菇，他们种植的产品在市场上供不应

求。 本报记者 陈晨曦摄

水到渠成
杨 健

几万名大学生到乡村和社区任

职，对于每年
'""

万左右的毕业生而

言，的确不是一个大数字。他们的赴

任，与其说是应对“就业难”的解决方

案，不如说是就业方向调整的试验与

示范。

到农村去，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

要的地方去。这样的号召，人们早已耳

熟能详。但怎样才能“下得去、呆得住、

干得好、流得动”，至今仍在探索。

寻找扎根乡村、服务社区的成功

个案，希望大家学习效仿、转变观念，

是思路之一种。而在更有代表性的普

通人群中选取样本，通过他们真实的

体验，了解就业方向转变之后人与环

境的互动，剖析他们的矛盾、迷茫、挫

折、适应、奋斗与收获，研究教育体系、

文化体系、制度体系应该为大学生开

拓新的就业领域做出怎样的调适，也

许是更有普遍性意义的尝试。

毕竟，就业是一种复杂的社会行

为，就业方向的宏观调控更是系统工

程，单方面要求大学生改造主观世界，

或者以各种临时性的激励措施作为转

型的驱动力，既非现实之举，亦非长远

之计。俗话说水到渠成，把大学生当作

“水”引向乡村和社区，“渠”是不一定

成得了的。只有教育、文化、制度变革

之“水”齐头并进，共同为大学生服务

乡村、服务社区营造出比以往更好的

环境，新“渠”之中才会清流不断。


